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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忧思科学家联盟和

包括大多数在世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

内的1700多名独立科学家，撰写了

1992年“全球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 

(见补充文件 S1)。这些相关专业人士

呼吁人类减少环境破坏，并警告说，

“如果要避免巨大的人类苦难，就必

须改变我们对地球及其生命的管理。”

在他们的宣言中，他们表明人类正走

在与自然界产生剧烈冲突的道路上。

他们对地球因为臭氧消耗、淡水供应、

海洋生物枯竭、海洋死亡区、森林锐

减、生物多样性破坏、气候变化和人

口持续增长等因素而已经造成的损害、

即将或可能造成的损害表示担忧。他

们宣称（人类）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

变，以避免我们目前的行为会带来的

后果。 

1992年宣言的作者们担心人类

对地球生态系统持续施加的压力将超

出其支撑生命之网的承载能力。他们

描述了我们如何正在快速逼近生物圈

所能承受的、不会造成实质性和永久

性伤害的许多极限。科学家们恳求我

们能稳定人口，并提到，我们庞大的

人口数量自1992年以来增加了20亿，

增长率高达35%，这对地球造成的

压力会让其他为可持续性未来而做出

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Crist 等人，

2017年)。他们呼吁我们减少温室气

体 (GHG) 排放、逐步停止使用化石

燃料、减少森林砍伐，以及扭转生物

多样性崩溃的趋势。 

在他们发起号召的二十五周年之

际，我们回顾他们的警示，并通过研

究现有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评估人类所

做的响应。自1992年以来，除了稳

定平流层臭氧层外，人类在总体上解

决这些可预见的环境挑战方面未能取

得充分进展，并且令人担忧的是，其

中绝大多数情况正在恶化（图1，文

件 S1）。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目前由

于燃烧化石燃料而引起的温室气体上

升（Hansen 等人，2013年）、森林

砍伐（Keenan等人，2015年）和农

业生产，尤其是以肉制品消费为目的

的反刍动物饲养  （Ripple 等人，

2014年）而可能引起的灾难性气候

变化的趋势。此外，我们正在造成一

场大规模灭绝事件，这是大约5亿

4000万年中的第六次灭绝事件，其

中许多目前的生命形式可能在本世纪

末遭到灭绝或至少濒临灭绝。 

人类正在接收第二次通知，正如

这些惊人的趋势所示（图1）。我们

对在地理和人口上分布不均衡且过度

的物质消耗不加控制，也未将持续快

速的人口增长视为许多生态甚至社会

威胁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这都将危

害到我们的未来（Crist 等人，2017

年）。由于未能适当地限制人口增长，

重新评估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

式，减少温室气体，鼓励使用可再生

能源，保护生境，恢复生态系统，遏

制污染，停止毁动物群并限制外来入

侵物种，人类没有采取必要的紧急措

施来保护我们岌岌可危的生物圈。 

由于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会对压力

做出反应，因此科学家、具有媒体影

响力的人以及普通公民必须坚决要求

他们的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履行对人

类和其他生命当代及后代子孙的道德

义务。有了各个基层组织的努力，就

能克服顽强的反对力量，施压政治领

导人做正确的事情。现在是时候重新

审视和改变我们个人行为了，例如约

束我们自己的人口繁殖（理想情况是

最多达到更替水平），并大幅减少化

石燃料、肉类和其他资源的人均消耗。 

全球臭氧消耗物质的迅速减少表

明，如果采取果断行动，我们就可以

做出积极的改变。我们在减少极端贫

困 和 饥 饿 方 面 也 取 得 了 进 展

（www.worldbank.org）。其他显

著进展（在图1中的全球数据集中尚

未显示）包括了许多地区因对女童和

妇女教育的投资，使得生育率迅速下

降 

（www.un.org/esa/population），

部分地区的森林砍伐率出现了令人欣

喜的回降，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获得

了快速的发展。自1992年以来，我

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对环境政策、

人类行为和全球不平等方面急需的改

变所做的努力仍远远不够。 

可持续性转型有多种方式，但所 

http://www.worldbank.org/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


   

 
 
 

图1。1992年科学家向人类发出的警告中指明的环境问题时间变化的趋势。1992年科学家警告之前和之后的年

份分别显示为灰色和黑色线条。图（a）显示了假设每年的自然排放率为0.11百万吨 CFC-11当量，消耗平流层

臭氧的卤素源气体的排放量。图（c）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海洋捕捞量一直在下降，但与此同时，捕

捞作业量一直在增加（补充文件 S1）。图（f）中的脊椎动物丰度指数已根据分类和地理偏差进行了调整，但其中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量最少所以收集到的与其相关数据相对较少；1970年至2012年间，脊椎动物减少了

58％，淡水、海洋和陆地种群分别减少了81％、36％和35％（文件 S1）。图（h）中显示了五年的平均值。图

（i）中，反刍家畜由家养牛、绵羊、山羊和水牛组成。请注意，y 轴不从零开始，并且在解释每个图形时数据范

围的检查很重要。自1992年以来，每个小组中变量的百分比变化如下：（a）-68.1％；（b）-26.1％；（c）-

6.4％；（d）+75.3％；（e）-2.8％；（f）-28.9％；（g）+62.1％；（h）+167.6％；以及（i）人类：

+35.5％，反刍牲畜：+20.5％。文件 S1中附有对变量和趋势的附加描述以及图1的数据来源。  



有这些都需要社会的施压、有实证依

据的宣传、政治领导力以及对政策工

具、市场及其他驱动因素的深刻理解。

人类可采取的向可持续性过渡的多元

化、有效的措施包括（不按重要性或

紧迫性排序）例如：(a) 优先考虑为

世界上很大比例的陆地、海洋、淡水

以及空中生境制定连通的、资金充足

且管理良好的保护地；(b) 通过遏止

森林、草原和其他原生生境的转变，

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c) 大

规模恢复本地植物群，尤其是森林地

貌；(d) 通过野生化拥有本土物种，

尤其是顶端捕食物种的地区，来恢复

生态进程及其多样性；(e) 通过制定

和实行适当的政策工具来补救毁动物

群、偷猎危机以及受威胁物种的捕采

和贸易；(f) 通过教育和改善基础设

施来减少食物浪费；(g) 提倡以植物

为原料的膳食；(h)确保女性和男性

可通过教育和自愿计划生育服务渠道，

以达到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特别是在

这种资源仍然欠缺的情况下；(i) 增

加儿童的户外自然教育，以及让社会

整体参与对自然的认知；( j) 减少资

金投资及购买，鼓励积极的环境变化；

(k) 设计和推广新型绿色技术，大量

采用可再生能源，同时逐步取消对使

用化石燃料的能源生产的补贴；(l) 

通过经济调整来减少财富不平等，并

确保价格、税收和激励制度将消费模

式对我们的环境造成的实际成本纳入

考量；(m) 从长远角度评估科学上可

防御、可持续的人口规模，同时号召

国家和领导人支持这一重要目标。 

为了防止苦难蔓延和生物多样性

出现灾难性的丧失，人类必须采取更

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而不可再一切照旧。25年前世界领

先的科学家曾明确阐述了这个方案，

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没有听从他们

的警告。留给我们从偏离的轨迹上调

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很快将为时已

晚。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和我们的管理机构中，孕育所有

生命的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结语 

我们对我们的文章得到的支持感

到深受鼓舞，并感谢来自地球各个角

落的15000多名签署人（请参阅补充

文件 S2，以获取签署人名单）。据我

们所知，在迄今为止已发表的期刊文

章中，这是得到最多科学家共同签署

并正式支持的文章。在本文中，我们

摘录了过去25年的环境趋势，阐明

了我们（对环境的)）关切，并提出

了一些可能的补救措施实例。现在，

作 为 世 界 科 学 家 联 盟

（ scientist.forestry.oregonstate.e

du）以及普罗大众的一员，持续这

项工作，即记录挑战和情况改善，制

定清晰、可追踪和实用解决方案，同

时向全世界领导者传达有关趋势和需

求是很重要的。在尊重世界各地人民

和各种意见以及必要的社会正义的同

时，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为人类

和我们所依赖的星球做出巨大改变。  

可以在文件 S1中找到本文的西

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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